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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年 9月 28日(週六)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館 25234會議室 

主持人｜謝仕淵 

講者｜陳曉怡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協辦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富邦文教基金會 

 

謝仕淵：歡迎大家今天來參與我們這系列的工作坊的第一次上課，我是成大歷

史系的謝仕淵。因為我們今天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有來自澎湖的同學跟老

師一起來討論我們今天所帶來的議題：「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 713事件七十週

年」。今天主要的課程安排，是從這個已經在澎湖跟台北目前在展覽中的這個

特展，分享我們在當初規劃的時候的想法跟內容。我們期待在這 3次的工作坊

之後，能夠 11月在成大博物館展覽新的版本。它能夠再有一些，譬如說不同可

能，這個不同可能到底是什麼？這個當然讓我們經過 3次的討論才會知道。那

我們今天第一天的工作坊的第一堂課，我們請了這一次展覽的策展人陳曉怡老

師，來跟我們談一談這個展覽主要展示的內容，跟她主要把握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用掌聲歡迎陳老師。 

 

陳曉怡：謝老師、台下各位老師、同學早安。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到這裡

分享關於這次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 713事件七十週年特展的內容介紹。我覺得

今天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意義非常的深刻，大家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今天是教

師節。而這個事件就是一群老師與學生交織而成的一個生命的故事，希望各位

在讀過之後能夠會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感覺。在一個動亂的環境當中，老師跟

學生們是如何一路顛沛流離地艱辛地走過一段歷程。在開始之前，我想先引用

十年前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曾經描述過一段山東學生的故事，她

在最後就留下了這一段話，我覺得非常的發人省思。龍應台寫道：「很多殘酷

來自不安。」這一群原本單純只是想要讀書的學生們，他們在懷抱著讀書的夢

想，卻不知道為什麼闖進了一個對他們而言是一個殘酷的歷史。 

 

故事的開始就是在 1949年的夏天，有一群來自山東的流亡學生，他們從廣州搭

船到了澎湖，被澎湖的防衛司令部所收容，而當時收容的條件是讓他們在這個

地方，半天讀書、半天當兵來完成這個學業。但是結果就在到達之後的幾天，

也就是 7月 13號，發生了一件因為強制編兵然後導致的 713事件。甚至也因為

這個事件，又延伸出來的另外一個匪諜案：兩位校長還有 5名學生因為被誣陷

為匪諜而遭到了軍法審判之後，被槍決。這事件也就是我們談到的，除了 713

事件之後延伸出來的山東流亡師生案。由於這個事件牽連的人數非常的廣，所

以它也成為了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最為重要的冤案之一。我們一般對白色恐怖的

認知好像多數是在二二八之後，然後因為進入戒嚴時期，許多本省人所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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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白色恐怖。可是實際上，它也可以當作是白色恐怖時期外省人的一個白

恐經驗。 

 

兩年前國家人權館委託了澎湖科大的林寶安教授，進行對山東流亡學生還有

713事件資料的搜集調查和對當事人的口述的訪談，主要就是期望為白色恐怖

的事件留下最貼近當事人的一個觀點，還有他們生命的一個記錄。由於今年剛

好又是這個事件的七十週年紀念，也就有了我們這個展覽的一個產生。為了能

夠清楚地勾勒整個事件，也配合就是我們搜集而來的相關的文物跟資料、林寶

安教授還有各界的一些研究的資料，我們這個特展的架構將分為這 4個單元，

這 4個單元從「為什麼流亡？」開始。流亡是為了學生們想要讀書。因為追求

讀書的夢想，所以他們來到了澎湖。可是卻在澎湖這個地方，遇到了一個殘酷

不安的狀況。而事件發生過後，當所有的事件似乎是結束的時候，因為家再也

回不去了，他們也必須在異鄉落地生根，故鄉移成他鄉，而異鄉反而成為了他

們一個真正的家園的情況。在第三個的部分我們要談的是所謂山東過台灣的一

段歷程；最後我們以對真相的追尋、還有記憶的重構，這個地方畫下了句點。

期望我們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內容讓我們留下了歷史的見證，同時也引發大家、

社會對於這事件的關注。今日主要的這一個小時，我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要來

為各位介紹我們當初規劃的這個特展的一個內容。 

 

 我們先從第一部分開始，學生為什麼要流亡？為的是其實就是讀書。其實我們

可以想像，在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裡面，生存都已經很不容易了，為什麼還要

讀書？可是在中國社會裡面，不管如何書就是一定要讀的，這其實是我們一個

很傳統的觀念。而對於政府來說，所謂的教育也是「國之根本、百年大計」，

為了讓學生能夠繼續受教育，就通令學校遷到所謂的大後方，也是我們知道的

重慶。然後將學校編成聯中、或是聯大，讓學生都能夠到大後方繼續求學。所

以當時流亡學生的一個產生，並不是只有山東流亡學生，在中日抗戰期間，流

亡學生就已經產生了。各位如果有看過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說《未央歌》，裡面

描述的就是小童還有藺燕梅他們這群西南聯大青春年少日子，在座的各位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 

 

事實上，雖然中日抗戰勝利了，可是苦難並沒有結束，因為國共內戰緊接而

來。到了 1949年初的時候，就打到了山東，所以當時山東已經是非常的危險

了。而且最主要是隨著青島跟濟南這個幾個大都市相繼的淪陷，當地的百姓也

開始遭受到共產黨的清算鬥爭。所以我們後來會發現，許多山東流亡學生的家

庭背景都是不錯的，家中稍微有點資產，也有可能是地主階級。所以也就是在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許多稍有資產的家庭認為小孩留在家鄉並不安全，家

裏有機會遭到清算。同時他們又覺得讀書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儘管當時很多

學校宣布停課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非常熱心的校長、或是老師們，他們願意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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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學生往南方走、四處去尋求幫助，所以許多的家長、父母，縱然捨不得，他

們也會跟小孩子說：「沒有關係，你就跟著學校走。」一群才十幾歲的青少

年、男孩女孩，就在父母的鼓勵之下出走家鄉。當然很多也是他們自己決定要

這麼做，因為他們覺得不要留在家鄉。這一些學生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選擇，於

是又踏上了一個流亡的路程。 

 

我們也可以發現，流亡學生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一路上都是非常的愁眉苦臉。

事實上，他們還頗能苦中作樂。像他們在很多地方，他們會以很有限的資源，

去留下合影。而這些照片就成為我們在了解他們當時候很重要的一個憑藉。像

這張照片就是他們在湖南拍下來的。湖南對他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到了

戰爭的末期，大多數的山東流亡學生其實都集中在湖南這個地區。然後他們事

後再回想起來的時候，他們說，他們流亡到各地，不知道為什麼湖南人都對他

們特別好。後來有一個湖南人對他們回應說：「我們為什麼對你們特別好？是

因為我們的孩子也跟你們一樣，大多數都在外面。」湖南人是很會打仗當兵

的，所以很多軍隊其實都是湖南人。這些有子女的湖南人，在看到這些小孩子

的時候，他們也會覺得格外親切，會格外地給予照顧。 

 

這些跟著學校走的學生，當然也不是這盲目地亂走。事實上，當時國民政府教

育部跟山東教育廳，也在浙江還有湖南的這兩個地方的主要鐵路沿線，重點在

鐵路沿線。為什麼要在鐵路沿線？我猜測是因為要走的時候比較方便。他們在

鐵路沿線，設置了許多臨時中學來安置學生。當然這個都是因應情勢，且戰且

走。 

 

其實我在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我的第一個想法，我跳出來的第一個東西

是什麼？大家很難想像，竟然就是草鞋。其實如果大家有讀過很多人在描寫他

們在抗戰或者是逃難的過程當中，他們常常會提到他們穿著草鞋在流浪的這個

過程。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對我個人而言，草鞋對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因為我爸爸告訴我當年在家鄉，我們家就是做草鞋代工生意的。大家很難想像

說原來草鞋也是個，就像今天一樣，是一個代工、加工廠。把很多的草繩批出

去，地方商人就會挑著做好、編好的草鞋，一籠一籠的就是交過來工廠這樣

子。所以當時候我想到說，草鞋其實可以代表一個移動的象徵，鞋子代表著移

動。事實上、當時並不是說這群學生從一開始就是穿著草鞋。其實人很多描

述，一開始說都是穿著家裏買的鞋，甚至有人穿的是當時中國年輕人最喜歡的

鞋子，叫做「回力球鞋」。可是在流亡的途中，就沒有錢再買鞋了。鞋子破

了，又沒有錢，可以怎麼辦？其實他們身上有著另外一雙鞋，常常都是母親在

離家之前縫給他們的鞋子，母親就說：鞋子壞了，你就穿上這雙鞋子。可是，

問題就在這群孩子當他們踏上流亡的路程，他們其實已經知道，越向前走就離

家越遠。那麼，想要跟母親再相見已經更加的不可能。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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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捨不得穿這雙棉鞋的。於是，他們最後就只好跟著大多數的士兵一樣，穿著

自己編織的草鞋。而這些學生還不會編草鞋。他們常常可能會用其他的方式，

有些人學著編；有些人就會跟很多不識字的這些士兵們說：「我幫你們寫信，

你幫我編草鞋。」草鞋就在我們這一次的展覽當中，成為一個蠻重要的元素，

它成為一個流亡、一個移動、一個離開到異地的一個象徵。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可以從這次的文物當中，發現有非常多是屬於他們的學生證，不管是臨時發

的，或者是什麼的。這些學生證千辛萬苦地被保存下來，在這樣子的一個顛沛

流離的環境當中，他們竟然還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我們之所以保存某種東

西，就在於我們對這個東西的一個價值跟意義的肯定。從這當中，我們可以看

見他們對於學生證的重視。這也是在流亡途中的一個蠻重要的點。 

 

其次，當越來越多的難民、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往南方前進的時候，同時又加

上這個時候戰況越加的困難，因為共產黨這個時候已經渡江了。所以各校也接

收到命令說遷到湖南或是江西。可是，這一群當初超過 1萬多名的學生，他們

要如何抵達目的地，是途中最艱鉅的考驗。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的流亡學生，在

他們的回憶當中，坐在火車頂上，或是搶搭最後一列火車，就是他們最深刻的

一個流亡經驗。我在這個地方找到的兩張照片，一個是當時他們搭乘的這個粵

漢鐵路的火車。這輛火車，它的頂部不是平的，是圓弧狀，所以是很難坐人。

有一位叫冉亦文的當事人，他留下的描述是說：「事實上人很多，他們根本擠

不進去，根本擠不進去這個車廂。」所以，大多數高大的學生爬上去，然後他

們再把其他同學，一個一個這樣的拉上去。可是拉上去之後其實並不好坐，我

旁邊找的這張照片可能不是很符合，因為它頂部至少還是平的還好坐。可是實

際上山東流亡學生他們當時所搭乘的火車，因為是圓弧狀，所以他們必須要怎

麼坐？他們必須要坐在行李上，兩排的人背靠背著，然後每一個人要手拉著

手，就是好像互相這樣子拉著才不會掉下去。當時就有些人記錄是說當時還是

有人掉下去摔死了。可是，我也看到不一樣的說法。因為這個火車載重量實在

太大了，所以走得非常的慢，慢到就算是掉下去了，你還是可以再爬上來。所

以，這些的記錄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流亡學生在這一段期間裡，他們所經

歷過一個無法想像的狀況。 

 

這樣一路的遷徙，走到了粵漢鐵路上的一個小站，其實很多人都已經走不下去

了。這個小站叫棲風渡。棲風渡很有名，因為它也在龍應台的書中出現。雖然

棲風渡算是一個小站，可是它是南來北往的火車都會經過的小站。所以當時很

多的流亡學生在這個地方，他們開始猶豫了，因為已經越走越遠了。他們有些

想說，未來到底能不能夠期望？這樣一走，離家鄉越來越遠了。所以就在到底

要搭上南下的列車還是要搭上北上的列車，很多人都在這個地方猶豫不決。這

麼小小的一個年紀，就要決定人生的未來，你究竟要搭上哪一輛的列車？你搭

上那輛列車，你的人生可能從此就截然不同。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是關於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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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法。張玉法是台灣著名的中研院的學者，當時他大概是 14歲。他的二哥比他

大三歲，把他拉到一邊說：「我們兩個不要同時搭上南下的、同時搭上一輛

車。這樣子我們的命運，萬一兩人都完了的話，父母都沒指望了。」我覺得很

有意思的是，17歲的少年，第一個想到不是說：「啊我萬一死了怎麼辦。」他

想到的是父母就沒了指望。所以他二哥當下就決定，跟張玉法說：「你南下，

我北上。我再去投考軍校，去投靠孫立人的部隊。」於是他們就在這個地方，

張玉法看著他的哥哥上了北上的列車。可是，過了幾十年之後，張玉法成為了

台灣中研院的歷史學者。而他才知道他的哥哥並沒有達到長沙，也沒有去報考

孫立人的部隊。因為他在途中就被另外一支軍隊給抓走了。抓走了之後，又被

帶到了雲南，跟雲南的部隊作戰。之後，又被雲南部隊給俘虜了，變成這個部

隊的士兵。然後，再跟共產黨的解放軍交戰之後，他又被解放軍俘虜了，於是

加入了解放軍。但是最終因為他是地主的兒子，所以他回到了家鄉。張玉法也

後來才知道，他二哥就此當了一輩子的農民。就在一個火車站裡，兩個兄弟的

命運就截然不同了。 

 

不只學生這樣子的擔心究竟要南下還是北上。事實上，當時帶領著這些學生、

肩負著這些學生未來、把他們帶出來的老師跟校長，他們其實更加的頭痛是因

為，當時戰爭越來越吃緊了，政府其實也沒有經費、沒有辦法再管他們了。到

底他們會想說：「我究竟要把學生帶到哪裡？」當時整個中國大陸幾乎已經沒

有一個地方不是戰火綿延。哪個地方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終他們決定：隔

著一個海岸的台灣。他們認為這才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只是當時的台灣，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來，因為當時基於安全上的一個理由，並不是想來就

可以來的。所以，其實這一群的學生，也可以說是幸運的。因為有他們的老師

跟校長，也有他們所謂山東省主席斡旋跟協商，最後可以用特例處理，然後讓

同樣是山東人，當時在澎湖防衛司令部擔任司令的李振清來收容編訓。 

 

事實上翻開這段流亡學生史，真的就只有山東流亡學生？其實還有一批叫河南

流亡學生。我的同學的父親就是河南流亡學生。他曾經在跟我說這段事的時

候，說他爸爸在河南的時候遇到山東學生，然後他爸爸就開始吹噓他如何的英

勇，然後去抗議，再搶上了最後一輛的火車離開杭州了。可是，有趣的是我在

山東流亡學生的日記裡面看見這一段話：「這群河南學生真是太可惡了，他們

竟然用暴力搶走了最後的一輛火車。」後來我把這段文字印下來，就給我同學

看。他說：「真的我爸會是這樣子嗎？」我們從這一些經驗裡，可以更生動地

去感受到他們當時流亡的狀況。後來河南的流亡學生沒有像山東的這麼幸運。

他們最終是各自的打散走了。我同學的爸爸面臨一個抉擇，就是他們幾個同學

逃到了越南的邊界，然後兩個同學都不會游泳，只有他爸爸會游泳。他爸爸的

抉擇是要背這個同學、還是背那個同學渡過河去。我忘記了他背哪個同學，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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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們到了越南，在那個地方待了三年，最後才回到台灣。這又是另外一個故

事的開始。 

 

這群學生就在老師們還有許多人的協助之下，他們南下到了廣州。到了廣州之

後，他們等待著要上澎湖航行的船。對他們來講這時候他們的心情算是比較輕

鬆了。所以我們看到了非常多的照片是他們在廣州留下來。而且他們很有趣，

他們都會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合影。我猜想可能同樣都是年輕人，會對於

這樣子的故事有一個嚮往。雖然說他們知道自己可能可以去台灣，可是在棲風

渡發生的狀況，同樣再發生了。也就是說，很多人開始猶豫了：我到底要上

船，還是留在這個地方？我曾經聽過一個老先生他跟我說，他當時就這樣上船

又下船、下船又上船，然後就這樣上上下很多次，然後最終他還是上了船來

著。同樣的狀況，也有姐妹跟張玉法的情況是一樣，姐姐上了船，妹妹留在那

裡。這樣子的狀況在當時是非常多的。雖然他們充滿了希望來到廣州，可是他

們也是對未來是有點茫然。就在忐忑不安的這個狀況之下，這一批超過了五千

多名學生就分成了兩艘軍艦來到了澎湖。只是他們並不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我

們剛才說的一個殘酷的未來，因為在這裡發生了「澎湖 713事件」與「山東流

亡師生案」。 

 

當時他們上了岸之後，原本依照教育部的訓令是應該當時的澎防部將十七歲以

上的少年編入青年教育總隊，也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一半時間讀書、一半時

間當兵」。其餘比較年幼的、或是體格比較矮小的、還有女生，就進入了澎防

部的子弟學校就讀。 

 

學生們原以為來到這裏，好像也都這樣子定案了，應該可以完成學業了。沒想

到就在幾天之後，情況就逆轉了。因為澎防部違反了當初的承諾，把他們從青

年教育總隊改編為一般的軍隊，而且還把未滿十七歲的學生也進行了強制編

兵，於是就引爆了所謂的「713事件」。這個「713事件」其實就是當學生們聽

到了這個消息之後，非常不滿，他們天真的以為他們只要抽出營區（他們當時

是住在那個營區裡），然後回到學校就可以自由了、就可以讀書了。他們非常

的單純和天真。可是，一出了營房，到了大操場，四周全是士兵，而且士兵就

立刻進行了點名跟編兵。當時主要有兩個比較大一點的學生，憤而上前去理

論，卻被士兵的刺刀所傷。學生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子的情況，當下每一個人

都愣住了。軍方就在這樣子一個強勢政策之下，開始進行了編兵，把所有他們

認為身高年齡體重可以的就編去當兵。有人傳說，用一把槍立起來，然後跟槍

比一比高度來作為編兵準則。我爸爸說他當時從浙江過來、在基隆上岸的時

候，也是這樣狀況。我爸爸很幸運的是，當時軍隊裡面有一個我爺爺認識的朋

友就說：「這個是我的親戚。」就把他從那條隊伍裡面拉出來。沒想到我爸最

後成為軍人，有時候我們說人的命運也是注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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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這個就是成為了我們所謂的這個澎湖的「713事件」。分編之後，他們自

己嘲笑自己說：「他們從丘九變成了丘八。」丘八是士兵；丘九就是學生。當

時丘九比丘八的地位是要大一點，因為中國人是尊敬學生，所以他們在流亡途

中是受到很多人的禮遇。可是在澎湖，他們本來以為是可以來讀書，可是他們

卻一夕之間全部被剃了頭、穿上了草綠色的制服，然後成為了士兵。對於學生

來講，有許多人就因此產生了不滿。他們覺得說：「我明明是來讀書，為什麼

你把我編兵？」所以就產生了許多的怨言跟抱怨，這些怨言跟抱怨就傳到軍方

那邊。軍方於是開始進行了思想整肅，也就是對那種會常常去抱怨，或者表達

不滿的學生，開始進行拘捕或關押。很多的學生回應說他們也常常感覺到許多

同學在半夜，忽然就不見了。 

 

除了學生的部分之外，師長們其實更是生氣。他們認為說：「我千辛萬苦地把

這一些學生帶出來、擔負著這些學生父母的期望，那你們怎麼可以違反承諾？

對他們進行編兵？」所以這些師長就向澎防部、軍方抗議，於是就形成了跟軍

方之間一個緊張的關係，也種下了日後他們被誣陷為匪諜的一個因子。當時裡

面其中有兩位校長，一位就是今天我們比較知道的張敏之校長。張敏之校長其

實是一個非常忠誠的國民黨員，他也認識許多算是我們所謂的高層人士。所以

他一方面積極地鼓勵不滿 16歲的學生讀書，同時也積極地寫信去為學生奔走。

還有另外一位校長鄒鑑，他就跑到台灣來，希望能夠求援。我們找到張敏之友

人的日記裡面看到，他記錄了這件事：「七月二十九，張敏之所帶的學生被迫

從軍。九月六號，張想要從澎湖到台北。」結果張敏之是無法來到台灣，因為

他在澎湖就被捕了；鄒鑑也隨之被捕。這些人被捕的理由都是因為匪諜。我們

知道國共勢不兩立的時代，匪諜大概是最使人聞之色變的一個字眼。當時防衛

司令李振清他們說：澎湖是有匪諜的。台灣當局就會相當緊張，非常重視。他

的部下陳復生更理所當然地誣陷這些會積極求援，或是表達不滿的老師、校長

或是學生們，利用各種言行逼迫他們承認自己是匪諜，甚至還幫他們畫了組織

表，說他們是共產黨的什麼什麼。有些人表示自己從來沒有加入共產黨，但是

就在那樣的狀況之下，他們全部因為言行被迫成承認。這樣子的一個匪諜案，

成為日後的冤獄案。張敏之先生當時在獄中的留書描述了，除了學生被逼嚴刑

之外，他也被捕遭到酷刑，然後而且被捏造口供，強迫他簽字承認他是匪諜。

有一位流亡學生在他後來出版的一本書《歷史的烙印》裡面提及，張敏之用一

首詩來描述當時他們所遭遇到的刑罰： 

「身在牆前臂在後 

雙手反綁墜石頭 

石割兩肋鮮血流 

三八刺刀腿上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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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景象在我們民主自由時代，真的是非常難以想像。就在非常短的時間之

內，臺灣省的保安司令部就進行了軍法的審判。在審判書上可以看到就是：張

敏之校長等 7人，就是包括 5個學生，意圖利用非法的方式顛覆國家。這條罪

名就足夠大到讓這 7個人在十二月的時候就被槍決。被槍決的隔天，報紙當然

也就大幅報導，他們的標題就是：「你們逃不掉的 昨續槍決匪諜七名 」。可

是在當時是有一部分人知道這個事件是被誣陷的。所以到了 1953年，有一些人

士開始出來。雖然這些人已經被槍決了，但是他們仍然認為這個案子要必須被

重審。所以當時就有一個國代，像談明華，他就開始寫給蔣中正的一個報告書

當中，他說：是應該要准予「昭雪冤獄」，然後來撫卹遺囑來以激勵人心。雖

然案件有重審，但是卻沒有能夠為他們重新平反。 

 

雖然說這些學生被編兵了，校長也被槍決了，可是到了 1955年，這些被編兵的

學生隨著部隊移防到台灣之後，他們的想法是：「我現在當了兵，也到台灣，

我總該可以退伍復學了吧？」可是沒有想到事與願違，所以他們又再一次決定

要為自己爭取復學的機會。他們就在這一年的 4月 16號，決定集體請假離營，

然後北上請願。可是就在台中火車站，他們遭到了阻礙。他們最後的一個做法

是「不用暴力、全部圍坐在蔣中正銅像前面、用靜坐來抗議」可惜，當局並沒

有接受他們這樣的抗議，而且還在後幾天就逮捕了領導參加的 39名學生，他們

關了一陣子，後來才被放出來。這個也是等於一個餘波盪漾下的一個「台中市

425事件」。 

 

這個地方其實有一段當事人談「713事件」，是一位叫做黃端禮的老先生。我

非常敬佩的這位老先生，今年我想他應該已經 90歲了吧。他在過去那些年不斷

地為這件事情提出他自己個人當時候的所見所聞。當然他說龍應台都錯了，李

敖也錯了，誰誰誰也都錯了。因為他說「只有我在當時，我親眼看到。」我在

這地方我可以感覺到一種浪漫的，這浪漫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算別

人不相信他，即便已經是垂垂老矣，他仍然要爭取他自己所認為的一個真相。

他出了很多的書，然後他常常寫信去跟國史館抗議。他不斷地寫各種陳情表找

資料、上網站去找各種的文獻，甚至建立了部落格、臉書，無一不在傳遞他自

己、我們可以說無論他所說的真相是不是百分百的遵照，我們其實都為他堅持

追求真相的一個決心而感動。 

 

到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終將要回歸平凡的一個生活。這些曾經漂離的流亡學

生，他們也必須要在這個地方努力讀書，然後成家立業，才能夠反撲那個漂泊

的命運。在第三部分裡面，其實主要想要呈現的是這一群山東過台灣的生命經

驗，而他們也就成為了所謂的山東的一個的開臺始祖。我們說他們從山東出走

的那一刻，其實故鄉就是他鄉了。當他們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之後，他鄉反成

了自己的故園。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群人共同的命運。他們在這個地方，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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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的去完成他們的學業。當然比較幸運的是能夠在澎湖就進入澎防部子弟學

校讀書的。這個地方設備非常簡陋，教室就是他們的寢室。他們也沒有什麼教

科書，教科書是輪流使用的；也沒有什麼文房四寶，常常就是用一塊板子，用

石頭這樣在上面寫字；有時候是站著、有時候是坐著。到了晚上就把這些通通

挪開，然後就是他們睡覺的地方。不過他們其實也有各式各樣的活動，仍然會

組織籃球隊、舞蹈隊，就像今天學生一樣。到了 1952年的時候，因為當時的代

理校長苑覺非覺得在澎湖這個地方真的太辛苦了，因為所有的補給都必須要從

台灣運過去。而且學生接下來遇到的畢業，畢業後的求學，又是一個困難。所

以他一直跟教育部申請希望能夠讓學生到台灣來讀書。而教育部也終於在 1952

年在員林成立了特設的實驗中學，讓這一群學生們來到台灣就讀。相對而言他

們是一群比較幸運的學生了。除了受難者之外，其他被當兵的學生，他們其實

也不是真的就這樣接受命運。很多人其實也是努力的考上：譬如說三軍的官

校。像當時我小時候的一些伯伯叔叔，他們就是山東流亡學生。有些人他們去

報考了空軍官校，後來成為飛官。他們努力去報考軍校，也有些人在來到台灣

之後，退伍復學了，再進入了員林實中，或者是到花蓮師範中學去讀書。事實

上許多山東流亡學生其實都在教育界服務。 

 

除了立業之外，當然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說的成家，畢竟老師和同學再如何的關

係緊密，再如何的有非常多的溫暖，其實是不如一個家的。所以很多人逐漸開

始立業了之後，就開始成家。這種成了家之後，落地生根，等於說是承認他們

真正的在台灣深刻地紮了根。紮根之後，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願望就

是希望能夠回故鄉看看。 

 

當初很多人都說，當初父母在離家前告訴他的時候就說：「沒關係，你出去讀

書，記得放假的時候回來。」這個「假」一放就是 40年。40年之後，也就是

1987年之後，政府開放兩岸探親。他們才終於回到家鄉，等他們回到家鄉的時

候，父母親早已經過世了。我們就會發現，為什麼很多的外省人回到家鄉之後

要花那麼多的錢去修很多的墳墓。事實上修墳墓對他們而言是一種遺憾、一種

表達唯一的彌補的方式，就是希望能夠為父母盡最後一份心力，那對他們來說

是重要的。 

 

在第四個單元裡面，我們也會想要在這部分來了解一下，作為山東學生的第二

代，他們如何去看自己的爸爸媽媽。我們用「爸爸媽媽」是因為，流亡學生其

實還蠻多女生的。我姐姐同學的父母，他們就是山東流亡學生。女生是千金小

姐，男生是家裏長工的兒子。可是當時他們都成了流亡學生，跟著學校出來

了。然後竟然在台灣，雖然當時身分是有一點點不一樣，可是到了台灣也感覺

到，好像總是多一份親切的感情。後來他們就結婚了，好像聽說這位先生也對

太太非常好。這些子女們要如何理解他們的父母？他們成長之後就會開始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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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並且去理解他們爸爸媽媽如何成為他們堅強的守護者，他們自己如何的去

敘說這樣的一個故事。我們就從對一些流亡學生第二代的訪談記錄當中，整理

歸納出來了 3個面向。第一個，他們一定會說到的就是他們與老師跟同學之間

的情感。這句話是我聽到一位老先生說的，我覺得這句話很讓我感動。他說：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有時候所謂的兄弟，不一定都是要有血緣關係

的，像這個很早就失去父親的第二代，他說，其實他爸爸很早就過世了。然後

他爸爸過世的頭七剛好是除夕，除了他爸爸的同學之外，沒有人到他們的家裏

來幫忙。因為除夕，大家都覺得觸霉頭。可是只有他爸爸的同學來幫忙他。所

以成長的過程中，這些伯伯叔叔們真的就好像他的家屬一樣。另外，當時澎湖

代理校長苑覺非的兒子苑舉正，他也回憶說，他爸爸的學生圍著他爸爸，就好

像今天粉絲圍著周杰倫一樣。他說常常每天都會有學生來找他爸爸聊天，他有

時候會覺得他自己跟他媽媽被晾在一邊，因為他爸爸跟學生的感情非常的好。

他覺得他爸爸是好像活的祖宗台位一樣，為這些學生做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

情。而且最特別的是他當了 200多場婚禮的主婚人，就等於是組織了兩百多個

子女的婚禮，這個真是非常的特別。除此之外，這個所謂「713事件」對他們

來說，當然影響非常的大。像陳芸娟就描述當時她的爸爸要返鄉探親的時候，

感覺像是慷慨赴死。她爸交代說如果被抓，你要去找誰求救。的確，其實當時

有人，因為在未開放之前就回去，他們都會留下遺書說如果怎麼樣了，就怎麼

樣怎麼樣。事實上也就「713事件」日後的一個影響。剛才提到的苑舉正，他

也有提及，他說他的父親常常在喝醉酒之後大吼，說他其實這麼樣的忠貞愛

國，為什麼他的這些朋友、這些學生會遭遇到這麼痛苦難堪的事情。苑舉正後

來才知道，他們這一些人，即便時移事往、事過境遷之後，仍然擺脫不掉白色

恐怖的陰霾。也就是因為對於第二代來說也是很特殊的經歷，會讓他們更加的

在意、更加的想要去理解爸爸的故事。張文竹就說，因為她爸爸的早逝，所以

她更想要去瞭解他的爸爸。她說：「我要去找 17歲的他。」而她找到的其實不

只是她爸爸，她說也找到她自己。她認為她自己人生的前半部是她爸爸所給予

的，她是山東煙台人。那是她生命的起源。可是她說，她的婚姻讓她成為了臺

南媳婦，她也覺得她更必須對這塊土地重新的理解跟詮釋，所以她覺得在這一

段追尋父親生命往事的過程當中，她更加的告訴自己，她不能忘記自己是誰，

她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教導她的子女。這個是我們對於第二代所整理出來的，他

們對於父親的理解。 

 

當然，事件終於要落幕了，可是曲終人未必散。我們對於真相的追尋、對於記

憶的重建，仍然是相當重要的。雖然對於許多受難者而言，日後他們幸運地出

獄了繼續的生活，但是痛苦並沒有結束。他們身心也因為受到極大的影響，很

多人都會做夢，甚至成為一個噤聲者。這我感受到非常明顯，像我知道我的朋

友的爸爸是山東流亡學生之後，我提出訪問的請求。他起先說好，之後就沒消

息了。我沒有再繼續追問他，我猜測或許他的父親到如今也仍然不願意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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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隨著台灣社會的解嚴，很多人也開始要努力地追求自己所謂的正義。所以

在 1980年代開始，許多人都積極的努力希望能夠透過各種管道來為這個案件平

反。當然在 1999年終於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對許多的受難者或家屬而言，條例通過的意義其實不在金錢的賠償，而是對公

理對正義的追尋。我想這個例子大概就是以張敏之校長的家人來看。他們之前

出版一本《十字架上的校長》，近期他們的母親王培五女士雖然過世了，但是

也仍然留下了一本《一甲子的未亡人》。我想可以讓大家更對這個事情有所了

解。除此之外，大概從 1975年、民國 60幾年開始，有一個山東人創辦的雜

誌。因為當時的同鄉會都會辦這種雜誌，一方面是聯絡同鄉的情感，一方面也

是想要保存所謂的山東文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 1977年《山東文獻》

就在他們的雜誌上登出一則公告：「徵求流亡學生史料」。當然這沒有說是徵

求「713」史料，他徵求的流亡學生史料。可是流亡學生的史料當中，必然就有

關於 713與山東師生案的許多事件描述。所以我們可以說，大概有將近 200多

期的刊物裡面，他們其實就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成為公眾可以公開討論的一

個園地。除了這個雜誌之外，還有更多的受難當事人，企圖透過自我書寫來抒

發自己的感懷，同時也希望用一己之力來還原真相。像我剛才提到的那位黃端

禮先生，或者在各自的書寫當中。他們所描述的面向不同，但是他們所融會交

流出來的其實就是這一群人在大時代裡的一個生命經歷。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

有非常多的書，包括著名的文學作者張放，她也留下了非常多的作品。同時

《山東文獻》社他們自己也出版了一系列的山東人在台灣的套書。我特別介紹

一下《從二等兵到教授馬忠良回憶錄》這書。這位流亡學生後來成為成大的文

學院院長，還有學務長。他也是一位後來從二等兵變成學者的一個很重要的代

表人物。我們說個人經歷當然會有所落差，而且在所謂的後真相時代裡面，真

相也許難以重現。可是隨著社會解嚴，我們當這個世界成為可以討論一個人權

議題的時候，許多來自外部的聲音，還有這些少數透過自我書寫，來傳播記憶

的當事人，能不能夠召喚出更多聲音，還有對話的空間呢？我想「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1949年的大遷徙，它不僅是一群人的流亡記憶，它也對台灣社會

影響非常深遠。那也如同前面龍應台所說的：「很多的殘酷來自不安。」這些

以維護國家而形成白色恐怖時期裡面的被封印的往事，其實更應該隨著時代的

開放，重新的被認知與討論。在一時之故，我們說發生在澎湖的「713事

件」，還有「山東流亡學生師生案」。 

 

今年剛好是 70年，我們都希望能夠在這個重要的時刻裡面，國家人權館在籌備

這項特展時，能夠期待藉由這樣的一個展覽，開啟更多的對話跟交流，而社會

或許也有可能因為這種理解而有寬容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對於這項展覽的一個

腳本內容的介紹，謝謝大家的聆聽，謝謝！ 

 

(嚴慧詩整理；顏瑋洋審閱) 


